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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国家的文化自信，如大河汤汤，有
容乃大。

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如老
树盘根，不喧哗，自有声。

聊城的文化自信，写在黄河艾山卡口，那
最窄处，有最长的回响，是河水与时光的对峙；
写在伊尹耕莘处，那第一缕药香，飘了五千年，
熬煮着济世仁心；写在光岳楼的楼顶，那一只
葫芦，盛着日月，装着满城的福气；写在海源阁
的书页间，那一卷卷宋版，墨痕犹在，藏着文脉
的流转；写在景阳冈的风里，那一声虎啸，穿过
千年，喊出了一代代人的风骨。

音、药、福、文、气，便是聊城写给大河的回
响。

全中国最好听的城市名字，聊城当之无
愧。

“聊”字何意？《说文》解为“耳中鸣也”，是
声音在耳畔回荡。这名字，天生就带着音律的
基因，仿佛千百年来黄河号子、运河小调、鱼山
梵呗、高唐尺八、临清古筝，都在这一个字里汇
合了。“城”字落地，把那些飘荡的声音收拢起
来，聚成一方水土的灵魂。

“聊”字还有暂且、依赖、略微、闲谈等意
思，更多用作聊天。蒲松龄将书房命名为“聊
斋”，《聊斋志异》里的《胭脂》故事便发生在聊
城。蒲松龄当年写《胭脂》故事，是骑着毛驴来
到东昌府，在东昌湖边撷取素材后写成的。因
此，东昌湖也被称为“胭脂湖”。

聊城把精心打造的区域农产品品牌，也加
了一个“聊”字，叫作“聊·胜一筹！”。胜出别
人，凭的是实实在在的品质；胜出自己，靠的是
日复一日的用心。以建设全国优质农产品重
要供给基地为目标，聊城在服务全国“绿色大
粮仓”“安全大厨房”上走在前、挑大梁，让“放
心吃吧，聊城产的”成为掷地有声的信誉。

聊城有数百处名胜古迹，都能在中外古典
文籍中找到相关的对应。朝鲜《漂海录》、日本

《入明记》、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
国札记》、荷兰《荷使初访中国记》、英国《乾隆
英使觐见记》都记载了运河聊城的繁华盛景。

运河的桨声灯影，不过是聊城五千年文明
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文明层层累积，如大河泥
沙，沉淀出这座城深厚的河床。

黄河收窄处 音律始宽时

九曲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启程，裹挟青藏
高原的寒雪与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劈山夺
路，咆哮万里。但黄河来到聊城东阿，在艾山
脚下，收起了它的锋芒。

艾山卡口，宽仅二百七十五米，是黄河下
游最窄处，水势被两岸挟持，流速湍急，左冲右
突，如困兽，如烈马，如一个人被扼住了咽喉。

恰恰是这“逼”出来的激荡，让携带千里的
泥沙有了片刻停留，不是沉淀，是顿悟。壶口
是出征，卡口是收兵；壶口是少年问天，卡口是
中年面壁。正因窄，才有了水与岸的相遇，万
里征尘与一夕安顿的相遇，不是劈开，是绕行。

“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
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这首民谣，
道出了艾山卡口一水藏尽的春秋。

可蛟龙真的是被锁住的吗？也许它只是
累了，游了一万里，游过了峡谷与平原，游过了
征战与盛世，终于在艾山脚下，遇见了那个窄
窄的，只容一身的入口。它游进去，不再出来。

黄河在艾山收窄了河床，正如一个人在中
年收窄了期待。河道愈窄，回声愈长。

在任东阿王期间，曹植来得最多的地方，
就是艾山卡口。那时山下流淌的尚不是黄河，
而是古济水演化而来的大清河。河道骤收，如

万马回旋，河水一次次撞向石壁，又一次次折
身而返，不正是自己半生的写照？才名如滔天
雪，功业却困于尺咫。七步成诗，却走不出兄
长的阴影；胸怀天下，却终老于封地一隅。胸
中万顷波涛，尽付这八十余丈的窄口。他久久
伫立，衣袂尽湿，恍然觉得，这卡口收束的不是
河流，而是自己无从安放的命运。

曹植生于乱世，长于军旅，那时的黄河是
战鼓，是檄文，是父王的野心与天下。

可艾山不一样。这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
旌旗蔽日。只有水，日复一日地撞击石壁；只
有岸，年复一年地收容流水。水在这里不是征
服者，是归客。岸在这里不是屏障，是门槛。

曹植在卡口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夕阳将他
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日，他离开卡口，沿河
堤，登上鱼山。山中无浪，只有风过松枝的轻
响，面前是大河熔金，身后是空山不语。

起初是寂静，天地阖目，万籁噤声。然后，
有音自虚空来，不是自天而降，而是自心底升
起；不是入耳，而是入骨。那声音泠泠如冰下
暗泉，杳杳如云外钟声，分明是梵呗，却无一字
可辨；分明是初闻，却恍若前生早已听过千百
回。他闭目，泪先于意落。那一刻，他听懂的
不是经文，是卡口的水，半生的浪，四十年来所
有无从收束的奔流。

他取过简牍，记下那缕音律，笔落处，不是
诗，不是赋，是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梵腔汉
韵。字字如莲，自唇齿间次第开落；音音如梵，
中国佛教音乐自此开端。鱼山梵呗是完成汉
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那一日鱼山上，他不过是那个半生颠沛的
王子，终于在最窄的河道之处，听见了属于自
己的回响。不是收束，是化开；不是征服，是和
解。他俯瞰这片土地，河声入松，松影覆石，心
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归属感，仿佛此地不是他宦
游的驿站，而是迟来的故里。

这位终生不得归乡的游子，在生前便把鱼
山选作了长眠之地。他并不知道，一千六百多
年后，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一路北上，
夺大清河入海。他更不知道，自己长眠的鱼
山，终有一天会矗立在黄河北岸。大河改道，
竟是为这位才子守护千年。

曹植落在这世间的，不只七步成诗的叹
息，更有一脉文脉的奠基。他将汉乐府的古朴
化为五言的华茂，让诗歌从民间歌谣走进文人
堂奥。从此，中国诗歌有了抒情品格，有了“骨
气奇高，词彩华茂”的典范。谢灵运说天下才
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那八斗，不只落在魏
晋，更洒向盛唐，落在李白、王维的酒盏里。

李白来到了聊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停留
了多久，但他想必去了艾山和鱼山，和曹植来
一场诗赋相约；想必去了茌平和博平，和鲁仲
连来一场心灵相惜。李白一生崇拜鲁仲连，近
乎执念，存世诗作九百余首，提及鲁仲连多达
近二十次，频率远超其他历史人物。这不是偶
然的“用典”，而是反复的“签名”，他用鲁仲连
的名字，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精神契约。

李白在《别鲁颂》中说，泰山再高，也比不
上鲁仲连的高风亮节；军人再多，也要败在鲁
仲连的三寸舌下。在《古风·齐有倜傥生》中，
李白这样写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
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
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
人，拂衣可同调。”李白的诗眼，就在这一个

“笑”字，不是得意的笑，不是嘲讽的笑，是看淡
的笑，是放下之后眉眼舒展的笑。在聊城，李
白也找到了精神归宿。

聊城的音律脉络，并未止于曹植与李白。
唐初，一位真正的音律大师从这片土地上走出
来。他叫吕才，聊城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这
位奇才，在音律领域的贡献，足以让聊城配得
上“音律之乡”的称号。

唐贞观年间，太宗令祖孝孙修订乐律，祖
孝孙与乐师们反复争辩，始终不得定论。太宗
下诏遍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称其

“聪明多能，尤长于声乐”。魏征也盛赞其才：
“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

高唐城外有座古墓，埋着春秋时的齐国人
绵驹。绵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家级”歌
星，《孟子》中有明确记载：“绵驹处于高唐，而
齐右善歌。”因他居住在高唐，整个齐国西部的
人都变得擅长唱歌，连国风民俗都为之改变。
绵驹传唱的民歌被孔子收入《诗经·齐风》之
中，他被后世尊为十二“音神”之一，名号“琴音
绵驹”。那座墓，吕才去过，风吹过来，荒草窸
窸窣窣地响，或许他听见了什么。

吕才更大的功绩，在于他参与编创的两部
大型乐舞，《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贞
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亲绘《破阵舞图》，
命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习
之。这个舞蹈“有往来击刺之象，以应歌节”，
气势恢宏，震动朝野。千百年来，《秦王破阵
乐》被史学界、音乐界视为“国宝”。《旧唐书》

《新唐书》均为吕才列传。
吕才之后，又一千余年，聊城临清金郝庄，

再出一位音律大家金灼南。
金灼南生于1882年，出身音乐世家，自幼

习筝，青年时奔走江南数省，寻师访友，集众家
之长，终成一家，世称“金派”。他将家乡流传
的传统筝曲《双板》《三环套日》《流水激石》融
合编创，命名为《渔舟唱晚》。这支曲子，后来
成为古筝界公认的“第一名曲”。1984年，中央
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采用电子琴演奏的《渔舟
唱晚》，作为背景音乐。每天傍晚，当那悠扬的
旋律响起，亿万观众并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根，
流淌着聊城的乡音。

如今，金郝庄的村民们，仍在传习祖辈的

技艺，那一声声古筝，一直传到今天。
聊城这片土地上，音律的脉络绵延两千余

年，从未断绝。黄河在艾山脚下收窄了河床，
却在聊城人的血脉里，化作另一种流淌。那不
是水的奔涌，是音的绵延；不是力的冲撞，是韵
的回响。

卡口窄处，蛟龙沉潜。那一缕缕梵呗，一
声声尺八，一阵阵古筝，正是这条沉在河底的
蛟龙，吐出的千古绝响。

伊尹耕莘处 药香始渡时

音律从来不只是音律，五音入五脏，音乐
本身就是一剂药，能调和气血，能安神定志。
和音律一样，要寻找中医药文化的源头，那得
走进莘县那一望无垠的旷野里去，走到“莘亭
伊尹耕处”的石碑前。

伊尹是谁？他是厨子，是宰相，是帝王之
师，更是中医药汤液的鼻祖。伊尹最了不起的
地方，在于他看懂了“水火”的秘密。他发现，
同样的食材，水多水少、火急火缓，出来的味道
天差地别；同样的草药，单嚼独咽，与合煎共
煮，效力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他把厨房里的炊具，搬进了药房。
在此之前，先民用药，叫做“ 咀”，把草根

树皮嚼碎了吞下去，或者切碎了硬咽。药是
药，人是人，两不相入。伊尹做了一件石破天
惊的事，他把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生火，煎
煮，让它们在水的浸润和火的煎熬里，彼此渗
透，彼此成就。酸、苦、甘、辛、咸，各司其职，又
浑然一体，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汤液”。

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神农尝百草，
解决了“用什么药”；伊尹创汤液，开创了“怎么
用药”。从此，药材不再是草根树皮的简单堆
叠，而被赋予了灵魂，方剂诞生了。

伊尹用鼎煮药，不仅观察药性的寒热，更
思考药物之间的君臣佐使关系。酸入肝，能收
敛；苦入心，能泄降；甘入脾，能补缓；辛入肺，
能发散；咸入肾，能软坚。“五味调和以养五脏”
的学说，如同一盏明灯，不仅照亮了后世中医
药发展的道路，也奠定了“药食同源”的基石。
它告诉人们，日常的饮食，其实就是最好的医
药，通过对食物性味的精心搭配和调和，就可
以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达到调和气血、平
衡阴阳、防病治病的目的。

厨房与药房之间，伊尹只轻轻跨过一道门
槛，却为华夏文明推开了一扇大门，完成了从

“食”到“药”的伟大跨越。
在同一片土地上，从莘县往北，在临清八

岔路潘彭店村，矗立着一座彭祖墓。中华养生
鼻祖彭祖探索着更为根本的命题，如何不药而
养生、尽享天年，如何把厨房里的膳食，变成通
往长寿的秘钥。他所开创的，不是治病的方
剂，而是活着的智慧。

关于彭祖活到八百岁的说法，民间流传着
众多故事，有人说他精通厨艺，一碗鸡汤博得
玉帝欢心，赐八百年寿命；也有人说他托人从
阎罗王的生死簿上撕下了自己的名字，得以长
生不老。尽管这些传说带有神话色彩，但八百
岁其实是按“小花甲”的方法来记岁的，一年相
当于现在的六十天。这样算来，彭祖活到了一
百三十多岁。彭祖代表了中华养生文化的源
头，倡导的是“导引、调息、膳食、养生”四位一
体的生命哲学，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命长度。

伊尹在探寻百草与人体共鸣的奥秘时，想
必去过彭祖的安息之地，感念这位先哲以食养
生的智慧。或许正是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让他更加坚信药食同源、医养同理。

彭祖明其道，伊尹得其法，两位先贤在聊
城这片土地上，共同为后世铺就了一条从治病
到养生、从药房到厨房的康庄大道。

两千多年的时光里，汤液的香气从未消
散。这一切，只为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茌平人成无己，金代医学大家。他最伟大
的贡献，是首创“以经释论”的方法，运用《黄帝
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逐条阐释张仲景《伤
寒论》的条文与方剂，完成《注解伤寒论》这一
经典医书。在此之前，《伤寒论》是一本“怎么
治”的方书；在此之后，《伤寒论》成了一门“为
什么这么治”的学问。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半
表半里”的证治纲领，第一次系统阐述“和法”
的理论内涵，第一次运用“君臣佐使”逐方解析
仲景方剂之妙。他被后世尊为“国医亚圣”，与
医圣张仲景并立杏坛，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
后的关键人物。

成无己的伟大，还在于“无己”。他以儒医
立身，无论贫富贵贱，对求诊者一视同仁，号脉
必凝神静气，处方必反复斟酌。对无力支付药
费的，无偿施药；对远道求医的，舍粥留宿。即
便是在靖康之变后，他被当作战利品掠往金
国、备受凌辱的漫长岁月里，仍以仁德为天职，
既救治宋人，也为金人疗伤。孔子说“仁者
寿”，成无己活到了九十三岁，这不是奇迹，这
是中医养生智慧的实证。

从彭祖的膳食，到伊尹的汤液，再到成无
己的注解，聊城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医药的命脉
紧紧相连。如果说彭祖是滋养的沃土，伊尹是
源头的活水，那么成无己便是那个引水成渠的
人，让上古的智慧，得以顺畅地流淌进每一个
后世医者的心中。

到了今天，这条流淌了五千多年的中医药
长河，在聊城这片土地上，正奔涌出新的波
澜。当古老的智慧遇见时代的呼唤，聊城人正
让中医药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
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某一位先贤，而是这片
土地孕育的阿胶、灵芝、桑黄。

阿胶、灵芝、桑黄都是聊城出产的道地药
材，有着补血、和血、止血的奇效。中国最早的
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对阿胶的记载是“主
心腹内崩……久服益气”；对灵芝的功效按青、
赤、黄、白、黑、紫六芝进行了详细分类记载；对
桑黄的描述是“属上经，性微寒，无毒，久服轻
身，不老延年”。作为中医“上品”“君药”，阿
胶、灵芝、桑黄都有着养身、养心、养颜的功效，
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聊城新三宝”。

“新三宝”之所以好，根子在水。东阿阿胶
的独一无二，离不开泰山与太行山两股地下
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其水清而
重，其性趋下。”中科院检测也证实，这水为天
然弱碱性，富含数十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熬
胶时能助杂质分离，让药效倍增。冠县灵芝长
在黄河故道的沙土地上，那疏松透气的沙质土
壤，正是灵芝菌丝最爱的温床。临清桑黄长在
黄河故道的古桑树上，泥沙千年的淤积，为桑
黄提供了最理想的宿主。阿胶得水之重，灵芝
得土之松，桑黄得木之古，这三样宝物，说到
底，都是大河留给聊城的馈赠。

寿人济世，道正声崇。从郑和宝船载着阿
胶七下西洋，到今天“聊城新三宝”远销世界，
聊城这片土地，始终在做好一件事：让中医药
的智慧，生生不息。

阿胶之城、灵芝之乡、桑黄之都，为聊城振
兴中医药事业，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像大河的发源地一样，不必是高原上那滴
最初的水珠，能让无数支流汇聚、交融、奔涌向
海的地方，便是文明最辽阔的发源地。

那伊尹耕莘处的第一缕药香，从此处启
程，穿越五千年的渡口，正在抵达更远的远方。

光岳凌霄处 福脉绵延时

光岳楼的飞檐挑起鲁西平原的天际线，已
超过了六百五十年。楼顶上悬着的那只葫芦，
不是装饰，是真真切切长成、晒干、烙了花纹的
东昌葫芦。

葫芦，是聊城吉祥文化的一把钥匙。它肚
子里装着的，不只是一方水土的福禄祈愿，更
是一条绵绵延延的福脉，从堂邑的葫芦架下，
游过高唐的锦鲤池，穿过张秋的年画店，剪过
茌平的窗花，最后落在东阿喜鹊的喳喳声里。
光岳楼，这鲁西大地上最高的坐标，恰是这脉
福气世代守望的高台。

从光岳楼经聊堂路，西行四十里，是堂邑
镇路庄村。还未进村，葫芦的香气已扑了满
怀，那不是花果的清甜，是一种经过日头暴晒、
水分收干后的木质暖香。收获时节，家家户户
的平房顶上，金黄的葫芦铺成一片海，长竹竿
来回翻动，让每一只葫芦都均匀地承接秋阳。

张骞出使西域，将葫芦种子带到中原，在
堂邑扎下了根。黄河改道留下的冲积土，疏松
透气，排水性好，最宜葫芦扎根。老辈人传下
话：“葫芦不挑地，但挑水；水若甜，葫芦才灵。”
路庄人打井取水，井水清冽，浇出的葫芦皮薄
肉厚，筋骨匀称，天生就是雕刻的好胚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因其独特的形态
和音韵，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吉祥寓
意。

葫芦谐音“福禄”，给人们带来福禄吉祥之
意；葫芦多枝蔓，寓意“福禄万年”；葫芦内多
子，表示“多子多福”。正因为这些美好寓意，
葫芦被视为吉祥物，被称为“吉祥葫芦”。

葫芦天生一副乾坤相，圆腹为坤，藤蔓为
乾，暗合阴阳。壶公悬壶济世，铁拐李葫芦装
天，“壶中天地”四字，把这小物件里的大学问
说尽了。可在路庄人眼里，那些大道理都远，
近的是日子，镇宅的葫芦画上符，悬在门楣上；
护身的葫芦系在腰间，跟着人出行；招财的葫
芦刻着铜钱纹，摆在柜台上。“符器合一”，福气
便从天上落进了人间。

东昌葫芦不仅种植规模大，而且最讲究雕
刻技法，以“刻”为骨、金石铿锵，以“意”为魂、
吉祥万千，以“形”为韵、随形赋意，“工”与“意”
结合，“俗”与“雅”共融，“古”与“今”对话，将聊
城的水土灵气、齐鲁的文化底蕴，一同刻入了
这“福禄”之中。东昌葫芦，有丝绸之路上民族
交往、文化互鉴的鲜活掠影，有中华文化的韧
性与活力，有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有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东昌府区被命名为

“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在全国率先发
布东昌葫芦发展指数，引领着葫芦产业的发展
方向。

大河拐弯处，必有圣人出。马颊河在聊城
北边拐了个弯，仿佛故意要耽搁一会儿，好把
天上的云影、岸边的花香都看得真切些。那
水汽氤氲间，仿佛有什么东西沉淀下来，沉
到土里，沉到人的血脉里，再化开时，便成了
纸上的墨、笔端的韵。这里，便是中国书画艺
术之乡——高唐。

这墨韵一化开，便收不住了。近现代画
坛，李苦禅、孙大石两位大师皆出于高唐。李
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入室弟子，以大写意花鸟
名世，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被称为“画坛宗
匠”。孙大石先生也是山水画巨匠，晚年将毕
生创作与收藏尽数捐给家乡。李奇茂，台湾水
墨画大师，被誉为“当代张大千”，将高唐视为

“第二故乡”和精神归属地。2012年，高唐县被
文化部和国台办联合命名为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基地。

人居四海，心在高唐。高唐县城不大，
最好的地方，都给了那些与书画结缘的人。
李苦禅、孙大石、李奇茂、巩德春、程辛木、辛守
庆……近年又新添了韩静霆、张望，他们的美
术馆静立在湖光水色之间，青砖灰瓦，仿佛那

河水拐弯时打的一个盹儿，梦里全是墨香，醒
来时，香已满城。

在高唐，不只湖畔馆舍里藏着书香，乡野
之间，也藏着一群握惯了锄头，更放不下画笔
的人。三十里铺镇大石新村，把写意花鸟技法
融进秸秆画里，让庄稼地里的麦秸登上了国家
艺术殿堂。琉璃寺镇秦庄村，是锦鲤绘画专业
村，村民们的画卖到了北京。

高唐的祥瑞，自古便与锦鲤连在一起。千
年之前，马颊河上便有渔人吟唱“鸣榔得锦
鲤”，那诗句藏在《高唐州志》的泛黄纸页里，如
同鱼苗藏在春水里，静待来日。

这锦鲤，从书画里游出来，从诗里游出来，
先是游进了四十多家企业、八千亩池塘，游出
了十亿元的光景；再一摆尾，便游出了国门，游
到了阿联酋的迪拜。如今，高唐是“中国锦鲤第
一县”，是“中国锦鲤之都”。那锦鲤还在游，成了
动漫节上的“唐小鲤”，成了向全球发布的产业
指数。它游到哪里，高唐的名字就跟到哪里。

运河从南边来，带着江南的温润；往北边
去，载着北国的厚重。走到张秋这地方，绕着
镇子拐了几个弯，也把一个镇子的命运，深深
地嵌进了历史的河道里。

明清时候，这里可了不得。张秋虽是个
镇，却有府城的地位，城里头设有工部都水分
司、管河厅、布政司署、税课局，有七十二趟街、
八十二胡同。民间有句话，叫“南有苏杭，北有
临张”。这“临”是临清，“张”便是张秋了。一
个镇子，能与苏杭并称，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

这繁华，养出了许多手艺。其中一样，便
是木版年画。张秋的年画是从山西传来的，晋
商把生意做到了山东，也把家乡的画样带了过
来。到了明清，这手艺便在这儿扎下了根，开
出了花。

张秋的木版年画，有它独特的脾性。别的
年画，印完了还要用手工给人物脸上添些颜
色，叫作“开脸”。杨柳青的娃娃是这样，杨家
埠的门神也是这样。张秋的年画却不，只套
色，不手绘，一张画，要套印五回，少一回都不
行。

张秋的匠人，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吉祥
观。他们不信吉祥是要靠描画出来的，倒觉得
真正的福气，就该像那白净净的脸，要留白，要
稳当当地藏在心里。外头再热闹，也不往脸上
贴金；心里再有盼头，也不溢于言表。那门神
秦琼敬德，执鞭跨马，威风凛凛，脸上却不着一
色，白净净地贴着门板。年画里藏着运河人家
对日子的笃定，福气无须张扬，安稳自在心中。

后来，张秋镇“刘振升画店”迁往东昌府清
孝街，由此带动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兴盛。

一样的吉祥，张秋人把它藏进套色的木版
里，茌平人却把它剪成满窗的红。茌平剪纸，
是不打底稿的，心随意走，动剪成形，在技法上
多为“开口剪”，剪的时候不用剪刀插孔，直接
从纸的一侧入剪刀。剪完之后，看起来零零散
散，铺在桌子上，依然是一幅完整的图案。经
过世代传承，茌平剪纸形成了简练质朴、造型
夸张、装饰性强、含蓄内敛的风格，红彤彤的，
照得满屋都是喜气。

黄河改道，引黄沉沙，给东阿留下沙化土
地。东阿人不信邪，在沙地上种树，一棵一棵，
一片一片，硬是用十几万亩人工林把黄沙锁进
了绿网。林子长起来了，来得最多的是喜鹊。
那黑白相间的身影，从这一片林跳到那一片
林，喳喳的叫声把寂静的沙地叫活了。如今全
县有二十多万只喜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喜
鹊之乡”。

喜鹊来了，吉祥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在东阿，县里明文规定，凡筑有喜鹊鸟巢

的树，禁伐。两万多棵带巢的树，一棵一棵挂
牌保护；沿黄湿地上，数千个人工鸟巢次第悬
挂。这背后，是一种朴素的认知，吉祥是需要
安居的，安居是需要呵护的。

那些挂牌保护的树，那些悬挂的人工巢，
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生产，它们生产生态，生
产景观，生产一个地方的辨识度。野鸭、白鹭、
灰鹤、天鹅来了，连珍稀的震旦鸦雀也重现身
影。鸟多了，来看鸟的人就多了；人来了，周边
的农家乐、生态园、民宿便跟着火起来了。喜
鹊不再只是枝头的吉祥，它成了乡村旅游的

“代言人”，成了农产品的“形象大使”，成了电
商平台上东阿阿胶、黄河大鲤鱼包装上的那一
抹灵动。

聊城人懂得这个道理，真正的文化不是束
之高阁的遗产，是活在当下的创造。吉祥文化
之所以珍贵，不在于它有多古老、多悠久，而在
于它还能生长、还能结果、还能让土地上的人
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有让它生根，让它与生
产结合，与产业结合，它才能活起来，才能成为
真正的“幸福产业”。

这幸福，是看得见的，在丰收的庄稼地里，
在游客的笑脸上，在锦鲤跃出水面的那一刻，
在樱桃入口的瞬间，在桑黄茶氤氲的热气里。
幸福就藏在这些寻常却动人的瞬间里，藏在吉
祥文化与产业结合的每一个细节里。

吉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扩散，从文化符
号扩散为生态红利，再扩散为经济收益。如
今，鲁西平原正经历着一场重塑，一场以“片
区”为笔，以“振兴”为墨的宏大叙事，正在千
里沃野上，徐徐绘就一幅名为“从一村富到
连片兴”“从一域美到全域美”的乡村振兴画
卷。

光岳楼高耸在平原之上，也挑起了这一方
水土的万千气象。它看着脚下的土地从黄河
故道变成绿洲，从沙化之地变成福乡。那只悬
在楼顶的东昌葫芦，日夜转动，像是在为这满
城的吉祥，做一个永恒的见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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